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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头佬

理发，听起来多别扭。剃头多顺嘴，听起来多舒服，那感觉
多惬意啊。

他，外号可多啦： “剃头佬”、 “老拐”、 “矮牯”，都是说他
哩；绝无人尊他一声 “师傅”，他也从不知道介意。

他长得太丑啦，１米５５的个头，身上精瘦精瘦的，活像是只
“腊拐”，脸上是灰的，菜青色那种灰。长着一对乌鸡眼，圆、
小，泛着浊光，一双青筋暴突的晒干了似的鸡爪般的手。还有那
条左腿，瘸得颇有水平，走道时脚掌用力一点，身子猝然往右一
倾，右脚跟上，身上又往左一歪，就这样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左
歪右倾地前进着。就这副样子，人们送他的外号，他能计较吗？
反正他孑然一身，又不想讨老婆，一个人过活，腿肚子贴灶王
爷，人走家搬，无挂无牵，多自在。

无法衡量老拐剃头的实际水平，反正他剃头实在。收费标准
又低，我们的头全都乐意让他承包，这叫剃包头。每个头每年交
两块钱包头费，全场三百多号人，三二得六，每年也有六百多块
钱的进帐。剃包头还有个规矩：留西装头的１０天修一次脸，２０
天剪一次头。这样，每个月老拐至少要来三次。

莽莽林海，哪一条山径哪个作业区哪个工棚没留下过他的足
印和汗迹？寂静的山谷常常回响着老拐的 《上山调》。我们这些
钻大山的山钻子们，每每听到这声音都要报以 “哦嗬哦嗬———”
的山号子。这号子此起彼应连绵不绝，好听极了。下工了，工棚
里热闹起来了，老拐把家信和土烟送到每个人手里。轮到自己剃
头的，绝无差错地依次进行，头上的野草味、松油味，全让他给

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打扫得干干净净。洗头了，头皮生痛生痛，被他的利爪挠得一点
痒都不剩，足够舒服好多天。那光刀布虽然又黑又亮，但绝不致
令人作呕。“唰！唰！唰！”剃刀在上面一顺一反地刮来刮去，刮
得锋利锋利，经他整治的光头又光又亮，足以和１００支光的大灯
泡争辉。刮汗毛了，那魔术刀如玉梭般在脸上飞来飞去，脸皮上
麻辣麻辣的，令人精神亢奋。耍惊刀了，刀锋急转直下，顺颈脖
深入下去，直刮到脊梁骨，再一刀一刀挨着肉，哒哒哒地轻剁着
慢慢回归上来，啊，真是舒心透气。

剃头乃人生一大享受，足可以振聋发聩。譬如洗耳朵吧，洗
耳刀在耳朵眼里这么一转一铰，大块大块的耳垢先后被挖了出
来。每逢这时，老拐必定要揶揄一句：“出牛栏粪喽！”牛粪掏光
了，牛栏里面空洞洞凉丝丝的。还有洗眼珠，真是他娘的绝，每
逢至此，老拐必大模大样地把剃刀一合，用刀尖把尾上那点小突
起在眼皮内挖来挖去。第一次做这个游戏，总担心眼珠仁会挖出
来，两手心也必定会攥出汗来。习惯后不洗还不行哩，总觉得眼
皮里枯涩涩的充满了泥沙，抖不起精神，好像是老烟鬼断了炊似
的大厦欲倾。

就像一部大型歌剧的尾声不能嘎然而止一样，老拐的落幕戏
亦是极精彩的。赛过一切推拿按摩大师。老拐按阴阳五行将颈肩
处七经八脉众多穴位逐一拿捏开关，只捏得奇酸猝麻。从头顶自
印堂、百汇、玉枕穴处又叉开两指推土机似地循环往复逐渐加重
力道。再摁住太阳穴在额门眼轮处辅以食指开关闭合。完了便以
两掌为刀，剁饺子似的在头顶上剁出节奏来。只这几招下去，全
身肌肤骨骼中的怠软酸懈皆全部剔除。不待你叫一声好，老拐便
以手一推曰：“去！”被剃度者便血涌华盖，全身抖擞，即刻就可
以披挂上阵杀人重围似的，真是痛矣快哉！

我那时也十分惹厌，见老拐踮着足大汗淋漓在身边拐来拐
去，狗眼便乜斜了。在我的导演下，大家伙不让他歇一口气，一
个紧接一个地让他剃下去。剃完最后一个，老拐实在累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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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着脸龇着牙，两手尽力往外一伸，轮流将体重换到两只脚尖，
畸形怪状努力伸了一个大懒腰，要死不活地 “啊，啊，啊气
———”一连打了几个大喷嚏。我们怪叫着，丝毫不掩饰自己的
笑声。

谁家的娃子要做 “满月酒”了，老拐定然是座中客。按祖宗
规矩，剃个胎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小鸡头上挑刺，细致活。剃
完胎头，小宝宝就可以洗身、出户、开斋，吱呀鬼叫地见宾客
了。爷娘擦着汗嘴咧了，一屋人自然也都笑了。老拐手艺精，从
未见过红，老表家无不冲他伸出大拇指，赞他一句老话：猪油炒
猪肉，功夫塌亮。

哪家要办喜事了，更是非老拐不可。按山规，剃个新郎头也
是万万不可少的。此乃老拐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辰光。厅下围观
音甚众，唢呐也奏起来了。只是我不谙音律，总觉得红白喜事哀
乐不分都吹一式的调。乐师拼了命吹去，两腮鼓一大坨，像偷吃
了米锞似的。老拐亦拿腔捏调来上一段： “手拿金刀四四方，拿
起金刀剃新郎；明年生个状元郎，子孙满堂喜洋洋。”众人自然
跟着唱和起来，也就平添了一分喜色。新郎头剃完了，老拐照例
不好意思收钱，懂规矩的也自然忘不了请他饱餐一顿。可每次老
拐都要垫本，毕竟，包一个红包子也是不可少的。

也剃死佬头，全看死者家作兴不作兴。无论是老死病死缢死
溺死，无非是修容整面增添点哀荣罢了。老拐此时少言寡语，平
静中透出点悲凉哀戚之色，潜了心去干，好象在研究什么了不起
的艺术。故山里人说剃头业托大无比，天下君臣万民无不俯首贴
耳，否则刀下岂能留情。老拐自没有这等荣耀。不过这回决不客
气，白包子只管往口袋里塞，斋汤饭放开肚皮撑，说是为了买个
吉利。

那次大雪封山了，老拐难得和我们小住了几天。老人家尚规
矩，除了剃头还充当义务厨师和清洁工。晚上，大家团团围住了
他，不曾想这老拐还是个故事篓子哩！他讲了许多许多故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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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故事，那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大雪初霁，老拐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是路太滑还是年岁太

大了？不得而知。反正他掉下了悬崖，摔死了。他死得那样平
凡，人们只是轻轻叹息了一阵。一个月两个月，人们都成了 “长
毛贼”，这才想起了老拐。也只是在这次，我才知道他姓甚名谁
以及他那瘸腿的秘密。那是山里修公路的时候，为了救一个解放
军被大石头砸伤致残的。还听说好多人欠他的包头钱，我们尤其
欠得多。

我心里一阵发酸。
唉，多少年了，再也没有剃过那么过瘾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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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蛇佬

捉蛇佬就是捉蛇的人，斯文点说，就是捕蛇者也。

这个捉蛇佬身怀绝技，他能用一根捉蛇棍子插在洞口，让蛇
乖乖地从洞里爬出来，一圈一圈地缠绕在他那根神奇的棍子上，
送上来让他抓。即便是剧毒之蛇，也做不出一点反抗的姿态来，
成为他的笼中之物。

除了捉蛇，他还卖蛇药。在圩上，常有三个著名的叫卖者欺
行霸市。一个是卖针的麻子。麻子卖针有一绝： “金晃晃，银晃
晃，我麻子卖针不打谎。”刷地一甩手，噗噗噗地如天女散花，
几十枚绣花针都齐刷刷亮闪闪地钉牢在木板上。于是麻子的摊子
就成了妇女儿童的专卖柜，谁都不要想和他抢生意。另一个是卖
红粬粉的肥婆。在万头攒动的圩场上，她油亮的声音犹如吹唢呐
一样破空而来： “粬粉嘞，上好的粬粉哟———捡豆腐、捡酒糟鱼
的红粬粉哟———”她如此起劲地歌唱，你不买她的好意思买谁的
呢？自然就身不由已地买了她的，天知道她哪里来的这么多上好
的红粬粉。

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捉蛇佬了。捉蛇佬上场时捉住蛇头朝周
围的人一晃，人们吓得纷纷后退，便平地晃出偌大一个摊位来。
后来才知道这蛇是预先拔了牙的———别开蛇口，夹在皮带上用力
一拉，蛇牙就齐刷刷断在皮带上了。卖药先试蛇，话不多，就一
句，“喂，看好了哟———”！然后就将这蛇从胸口塞进去，慢慢摸
索着，让蛇进入宽松的裤裆，裤裆里即刻乱成一片，他便挤眉弄
眼，好像咬着了阳物似的唉哟唉哟怪叫。人们不断地起哄，笑够
了，他这才眉开眼笑，慢悠悠地将蛇从裤脚里提拉出来。啧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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啧，周围的人稀奇得不得了。趁着热闹，他又重新从笼子里捉出
一条蛇。大叫一声，“喂，看好了———”！然后伸出舌头，让毒蛇
长久地咬住舌尖———当然，他也紧紧地咬住舌头绝不敢松了牙
根。于是，舌头便溢出血来，庶几又黑又肿，让人紧张得不得
了。他忍着剧痛，研开蛇药，浇在舌头上。不一会儿，舌头上流
下许多肮脏的涎水下来，即刻就红润如初，完全好了。人群里便
爆发出一片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继而便一阵骚动，就有许多人掏
出了钱摇晃着，纷纷向他索药。他每次都只卖二三十包，药卖完
了，就进馆子店潇洒一回。酒足饭饱，就叼着喇叭烟，一路哼着
回巢。

下面轮到我出场了。我叫郑国栋，是一个最不起眼的卖火屎
炭的人。火屎炭也叫腐炭，是灶烧的不是窑烧的，跟木炭没得
比。尽管如此，由于山里柴少，我还是勉勉强强能糊住一家人的
口。我卖火屎炭一般都主动上门，卖给铁匠铺的师傅，卖给卫生
所需要熬药的人，也卖给千千万万的穷苦人家。有一次上山砍杂
树，不知道被什么虫子咬了，腿肿得像树桐，打了半个月的青霉
素都没有好转，只好求救于捉蛇佬。他浅浅一笑，用一截树根样
的东西在碗底上研开，浇在我的腿上，那红肿便一寸寸消褪了，
即刻就好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即跪下磕头，想拜他做师
傅。他摸着下巴笑道， “教会徒弟打师傅，我吃什么？”看我心
诚，便没有收我的钱。我想，我好歹也是初中毕业生，总不能一
辈子卖火屎炭老让人看不起吧，于是学着将他最初的故事写下来
寄给几家杂志。没成想，文章竟发表在省里的一家大杂志上———
当时小县城的作者，在地区一级报纸上发表一块豆腐块一样的小
文章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我却能率先在省级大刊上发表小说，
一下就引起了轰动。我因此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虽然还是临
时工，还果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于是继续跟踪他，留下了无尽
的悬念。

捉蛇佬要是还活着，说不定就是蛇馆的大老板了，或者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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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全国的蛇毐专家了，一旦上电视，恐怕全世界的观众都会为之
倾倒。可惜，他最终死在他妖娆美丽的老婆手里。就像某朝皇帝
说的那样： “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剌，世上最毒妇人心，我若
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皆杀尽。”这位皇帝显然是中了某位妇人
的阴招，否则岂有如此心得体会。

捉蛇佬的爹娘死得更早，稀里糊涂地死在小煤窑里，永远是
个谜，那时候，他初小还没读完哩。书是读不起了，他成了全村
最小的五保护，队长只好让他去放牛。村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便
编了歌谣唱他： “放牛郎，真可怜，一年四季打赤脚，戴顶斗笠
烂了沿。”唱的人嘻皮笑脸，他听了却忍不住流下眼泪来。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有一次放牛，他遇上了一个瘸腿的讨饭
佬饿昏在田塍路坎边，身边还遗下一根一头尖尖一头开叉并且曲
里拐弯的讨饭棍子。过路的人都掩嘴而过，唯独他这个可怜的放
牛郎从怀里拿出番薯来喂他，又脱了衣服到水圳汲水，救了人家
一条贱命。讨饭佬醒来后仰天大笑， “天老爷，我这一行行了千
里路，碰上的人个个都是猫头雕，没想到这世上还真有好人呀！”
说完浑身乱摸，翻出口袋来，只有跳蚤没有钱。有心要谢他，只
好教他一手捉蛇的本事。并从包袱里拿出几段树根样的蛇药，当
场抓了一条蛇，蛇当然不敢咬他，又重新放在地上说教———看好
了，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边说边用那根棍子叉住蛇的七寸，
反复演练给他看。就像做游戏一样。尔后又说，放牛郎呀放牛
郎，遇到我算是你的福气，知道吗，天下的人都是瞎子，你这周
围可都是蛇山呀，这根捉蛇棍和这里的蛇财都送给你了。临走时
又有点舍不得，便教他一首药性歌：

“七叶一枝花，生在深坑石壁下；
哪个医师寻到它，药王菩萨老嗲嗲 （嗲通爹）。”
完了又让他闭目默诵三遍。三遍后睁开眼睛一看，只遗下棍

子一根，哪里还有讨饭佬的踪影？放牛郎倒下便拜，以为遇上了
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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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放牛郎果真福至心灵，一经点拨，从此便好上了蛇道。师
傅的话他记得很清楚，捉蛇其实不难，靠的是眼疾手快。再厉害
的蛇也怕捉尾巴，抓住它猛地一抖，蛇就像抽了脊梁骨似的一动
不动；再猛地往前一捋，便擒住了蛇头。放牛郎仗着有蛇棍和蛇
药，从来不晓得怕，一来二去的，总算学会了捉蛇。

捉了蛇便学着剐皮，用纳鞋底的锥子钉牢蛇头，再用小刀绕
着蛇颈割一圈，扯着蛇皮嘶啦嘶啦地往下翻，像褪衣服一样裸露
出蛇的肉身来；然后切成一截一截的煮了吃，越吃越有味，一生
一世都不生痱子也不长疖包。蛇胆也是好东西，用酒泡了可以治
无名肿毒，用山泉水吞服，可以明目张胆。有时运气好，捉了毒
蛇，剖开盘成圆圈，用文火焙干，送到药店铺里，还常常可以卖
得好价钱。

山里断手断脚的人多，据说大多是被毒蛇咬了，为了保命而
自残的。放牛郎听得心惊，便记起了师傅的话，常常放牛到深
山，一心想寻到七叶一枝花。也因此丢了牛，叫人好找，常常挨
骂。骂多了，脸皮像长出了老茧，没皮没臊的，老对着你笑，队
长拿他实在没有办法，只能骂他变相了。

年纪稍大了，本事跟着大，名声也跟着长，圩圩有蛇货卖，
卖了钱就一头钻进小酒店里，喝得人醉卵跌倒。村里人渐渐都腻
死了他，骂他光棍一条没出息。再没人可怜他是放牛郎了，改用
老古话咒他：“好吃好摆，捉蛇钓拐。”谁知越咒越出名， “捉蛇
佬”反倒成了他的大姓大号专有名词。

说他 “好吃好摆”其实有点冤。好吃是好吃，世上有谁不好
吃？按老古话说，反正是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倒不如今朝有酒今
朝醉先吃了再死，否则，岂不是白活了一场？好摆呢，却不见得
了，捉蛇佬天生邋遢，一年到头穿一件破烂褂子，从来不洗不
换。正因为邋遢，有一回在圩上喝多了酒，烂褂子遗忘在店里
了，待他火急火忙地赶到那里，左找右找找不到，急得他直跺
脚。问了半天，才知道当拉圾扫了，跑到拉圾堆里拨出来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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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娘，内兜里几百块钱竟一分都不曾少哩。捉蛇佬得意地说，
哼，别看是件烂褂子，世上的人没眼珠，其实是金不换哩！

队长看他不是路，有意要抬举他，弄了个指标叫他去矿山当
工人。这本是争破了脑壳也难于抢到手的好果子，他却古怪，死
也不肯去，躲壮丁一样躲起来，说是舍不得爹妈的坟土。没办
法，只好让他去当社员，还分了三分自留地给他，让他学点作田
的真本事。谁知，他偏不成器，公田里赚不到工分，常常是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鱼没打着，鱼网却晒破了。自留地也丢荒了，牛
尾巴比蔬菜有精神，蓬蓬勃勃，有一人多高。一村一屋人更腻
他，也没半个猪朋狗友。

后来搞运动了，老队长跟着他倒霉。大家说老队长跟他妈曾
经搞过破鞋，难怪他爹妈会一同死在废弃的小煤窑里，是他爹没
脸活人哩；又难怪老队长会包蔽捉蛇钓拐的懒汉坏蛋，是他心中
有愧哩！没得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两个人被民
兵押着，一人背一块门板，一同游村走圩挨批斗。老队长后来
说，好人做不得，这辈子被这件事冤得屈死。

三十郎当，衣衫破了没人补，捉蛇佬讨不到老婆，就更加破
罐子破摔，成天守着酒坛过日子。谁知，人世间的姻缘都是上天
配好了的，捉蛇佬竟讨了一个从市里分配来的教师，叫任小玉，
天生的娇娥，刚好满二十岁。 “双抢”的时候，太阳像砒霜炒过
辣椒似的又毒又辣，晒得人脱皮，白天干不了活，队长只好下令
割夜禾。小玉就是那晚被毒蛇咬伤了，好咬不咬，竟咬在大腿根
部，一身发青，看来没有多大指望了。队长这才想起了捉蛇佬，
只好让人请菩萨样请了他来。捉蛇佬其实并没有架子，听说有人
被蛇咬了，比家狗还跑得快。来到现场一看，气得跳天索地，大
骂人家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别的办法都没有了，只好当众剪开
姑娘的花短裤，用嘴巴去吸毒血———刚好吸在姑娘的私处。又从
烂褂子里取了蛇药，在麻碗底磨研了浇上去，再嚼了半边莲煨上
去敷救。捉蛇佬的药当得仙丹，就看见小玉那地方由黑转青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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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白，一顿饭功夫就醒了。都说是毒蛇为媒，小玉被人吸了撒尿
的那个地方，好难为情，又见捉蛇佬其实憨厚老实，虽然衣着邋
遢，人却像模像样，便有了许多温柔，称他为救命恩人。一来二
去三换药，每次都不得不关门，不得不脱衣解裤，老在那地方摸
呀摸的，那地方又特敏感，青葱少女哪里受得了，心一软，不知
不觉就将身体给了他。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生米都煮成熟饭
了，村里没人不知道，又不敢跟家里说，只好结了算了。裁结婚
证的时候才弄清楚，他的官名叫李通宝。

小玉的父母都是教书匠，天生面皮薄，听说女儿自己作主，
嫁了一个捉蛇钓拐的懒汉，竟然翻了脸，发誓要与她断绝关系。
可怜，小玉新婚大喜泪涟涟，一生一世都别指望回娘家的门了。

结了婚却没几件像样的家当。捉蛇佬搅屎棍一根———闻
（文），闻不得，舞 （武），舞不得；小玉越想越后悔。只好任他
去捉蛇卖蛇，卖了蛇换油盐柴米。亏得小玉会算计，勤勤俭俭会
收拾，这小日子才越过越顺杈。

后来的后来，当我这个卖火屎炭的贱民转正调到市文联当创
作员的时候，那地方已经分田分地包产到户了。我来到了恩人的
家，看到了她的娘子，娘子长得比狐狸还要美丽，我握住她的嫩
手竟舍不得抽出来，她的脸霎时落霞与孤鶩齐飞，漩出两泓梨涡
来，我突然觉得我这个男人很坏很坏。那情景，幸好没有被恩人
发现。捉蛇佬看来很听娘子的话，将田地租给人家种，一门心思
去捉蛇，圩圩都去卖蛇卖药。也时常有人被蛇咬了，用板车推
来，或用门板抬来，俱手到病除。救了人家的命，钱是得收的，
除非实在拿不出，或是本村本土的，那就打个哈哈算了。因为我
写过他，等于是免费给他做广告，捉蛇佬便留我住几天，这下正
合了我的心思，让我亲眼目睹了他的独门绝技。捉蛇佬去收拾家
什，娘子笑他，乡巴佬，哪有郑老师你好，斯斯文文，清清秀
秀，才子一个。我就喜欢看你写的文章了，看了出眼泪；国栋老
师，下次进城，我去探你好吗？正说着，捉蛇佬穿着那件烂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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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蛇篓拎着那根古怪的捉蛇棍子出来了。
捉蛇佬，不，应该叫李通宝师傅，他带着我沿着山坑石壁草

丛溪流处，就像派出所的公安登记在册张三李四地查户口一样，
预先寻了许多蛇洞。然后告诉我说郑老师，今天的蛇货够了，这
个洞里有乌梢蛇，没毒的，那个洞里的是五步蛇，被它咬了，五
步之内就会没命；前头那个洞里的和你一样，是戴眼镜的，叫扁
头翁，你们城里人叫眼镜蛇，脾气很大，毒性也很大，要小心哦
……他的话，让我心中一凛。

通宝师傅坐下来卷了根喇叭烟，我让他抽我的，他说没劲，
就点燃了火。抽完烟让我和他一样扎死裤脚，仰头咕嘟咕嘟喝饱
了水，然后将蛇药抹在手上和棍子上，这才慢吞吞站了起来。站
起来就蹑手蹑手蹑脚在洞内左捣右捣，然后飞快地将棍子斜插在
洞口，一会儿，就听得有悉悉索索的异响，那蛇就扭扭捏捏地吐
着信子乖乖地绕着棍子沿上来，沿上棍头就低眉顺眼左顾右盼，
好像专等他来抓似的。眼镜蛇就不同了，虽然也很不情愿的样子
沿着棍子爬上来，脖颈却陡地扁平，露出狰狞的眼镜咝咝吐着大
气，信子频频抽动有如毒鞭，抓它的时候竟伸长颈项直扑过来。

通宝师傅口嚼蛇药，噗地一口喷去，它头一软，便捏住七寸手到
擒来。

晚上睡觉，隔壁床板在痛苦地呻吟，他俩在没完没了地做性
游戏，害得我老睡不着。直到夜阑，才昏昏糊糊地跌入梦境。却
还不消停，几次梦见眼镜蛇咝咝叫着扑来，惊得一身冷汗跌下床
头，天亮时烧得像火炭，竟起不了身了。

头上有点冰凉，身子却是暧的，睁开眼睛一看，床边坐着个
美人，我的头上敷着毛巾，躺在她的臂弯里。想动，动不了，心
里实在不安。美人温存地说，小哥，不要害怕，你发烧了，在说
胡话哩。放心吧，他上圩卖蛇药去了，下下午才得回来。然后又
一调羹一调羹喂我汤药，将我搂得紧紧的。平生第一次坐怀，虽
然有犯罪的感觉，却又心猿意马实在受不了。待她弄饭的时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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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牙切齿地翻身起床，在恩人的家，怎么敢想那样的事情呢，我
还是不是人呀？

回到市里，却是再也忘不了她了。
通宝师傅生意越做越大，一下做到广东去了。那是她打电话

时才知道的。她说她住在宾馆，中午一起吃个饭怎样？想起生病
时她的种种好处，实在不忍拂她的面，便不由自主地去了。其实
她的家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因为心里有蒙胧的感觉，也就不愿破
坏这种绮想。

她拿出几千块钱一瓶的什么法国名酒人头马请客———据说是
一个广东的大老板送的，捉蛇佬曾经救过他的命。我这个乡巴佬
的眼睛珠子都差点从眼镜里蹦出来了，美人美酒，实在难于自
持，竟喝得酩酊大醉。席间，问得最多的是为什么不生孩子，她
叹气说，可能是杀戮太多，又是酒鬼，他那个东西不行，天老爷
要绝我们的后吧！管他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除了蛇还是蛇，
有什么意思呢？虽然他救过我的命，但命和婚姻总不能绑在一起
吧？说着说着，眼睛就迷糊了……

醒来的时候才知道中了美人计，两个人纠缠如毒蛇，赤身裸
体地睡在一起。她又香又酥，实在是太美了，我这个童子鸡又惊
又喜———不，是大惊大喜！一下就骑在她身上，裁冰剪雪搓粉团
珠，天塌地陷都不怕了。她笑餍如花，说，才子配佳人，你那宝
贝真是牛，比他的好多了，太舒服太舒服了，谢谢你谢谢你我的
心肝宝贝，这辈子总算没有白活。又说，小哥，好事已经做了，
你反正没有讨老婆，不如我改嫁给你吧？怎么，你不喜欢我吗？
我……我……我了半天，我就是说不出话来。她又说，我知道，
你常说他是你的恩人———其实就是给你看过一回病，医生和病人
的关系嘛，你怎么这么书呆子气呢？算了，不难为你了，只要你
真的喜欢我，我就常来看你……

一年后收到了她家乔迁的请帖，就最后去了一回。送礼的人
很多，来了一茬又一茬，很多人都没有请帖，拦也拦不住，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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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又增加了席面。没想到邋里邋遢的捉蛇佬，竟盖起了钢筋水
泥贴瓷砖的小洋楼，这显然是小玉的主使。最奇异的还不是小洋
楼，而是一溜排摆在厅下的那七八个冰箱，好像是卖家用电器似
的，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藏的竟是些蛇货。

这边刚刚坐下，那边丈母娘就提着篮子扭秧歌一样扭着来
了，人没进门，声音就到了厅下，小玉呀乖女呀地叫个不停。没
想到丈母娘长着一个狗鼻子———本来小玉早三天前就做道场样在
屋里屋外洒了许多许多的茉莉花呀槴子花呀玫瑰红之类的空气清
新剂，她娘却偏偏闻出了一屋的蛇腥味，边呕边埋怨道，唉呀
嘞，我的乖女哟，你怎么这样耐得蛇臭哟，这日子可怎么捱哟
……小玉说，没有呀，是百花香哩。她妈还不依不饶：还百花香
哩，比死人还臭哩！捉蛇佬不会说谎，忙着打圆场：妈嘞，捉蛇
佬一家都没鼻公，闻不到哩。一句话，逗得丈母娘差点笑出尿
水来。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小玉了，这么多的人，虽然忙不过来，
还不时对我暗送秋波。小玉穿着高跟鞋，走路尖尖峭峭的，衬着
那水蛇腰，身上该丰满该苗条全都恰到好处，让我总也看不够。

幸好喝了不少酒，要不我的脸就要将我给出卖了。
开席的时候好热闹，妇女们都只吃些汤菜，吃多了就进进出

出不停地排泻。难怪老村长搞笑说，请客 （卡）莫请妇娘客
（卡），三个当一百 （爸），地皮磨三寸，尿桶满三尺 （查），口涎
鼻涕甩上壁 （）——— “壁”也是押韵的，可惜翻烂字典也没有同
音的汉字可以替代。本地方言如此幽默洗练，逗得客人都喘不过
气来。快散席的时候，妇女们都拿来芋荷叶，像铁扇公主的芭蕉
扇一样，将干鱼干肉悉数收缴，拿回去饲养家属。扫荡完了，就
见到鬼一样，哇地一声，四下而散了。

人怕出名蛇怕壮，蛇多了，就办起了蛇场。听说，蛇也受到
国家保护了。通宝师傅感叹不已，真是七奇八怪哩，祖祖辈辈没
听说过哩。通宝师傅做梦也没想到，最怪的还是他娇媚的娘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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